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沽上

丛话

2024年是中国现代杰出的建
筑学家、文学家、教育家林徽因先生
诞辰120周年。在她的墓碑上，镌
刻着“建筑师林徽因”六个字，代表
世人对她一生成就的评价和总结，
但普通读者更为熟知的还是林徽因
的文学创作。

相对于诗歌《笑》《你是人间的
四月天》、小说《九十九度中》等杰
作，系列短篇小说《模影零篇》不甚
知名。这是一组回忆体的小说，四
篇小说中的每一篇都以一个人物为
标题，也以这一人物为中心，承载叙
述者的记忆和感受。

首篇《钟绿》的构思颇为精
巧。小说讲述了一个名叫钟绿的
美人，却迟迟不安排这个人物出
场，反而层层铺垫，先讲述叙述者
“我”童年时对美人的记忆——一个全身缟素的
孀居女子，再回忆“我”的两个友人对钟绿的描
绘，每一段都极富画面感。终于，主人公出场
了。钟绿与“我”共度的半个夜晚描述得非常细
致，使前文的层层铺垫，一一落到实处。钟绿的
美不仅在外貌，更在于一种难得的气质，后者使
她的每一次出场都能定格为一幅绝美的画卷，
在叙述者的记忆中化作永恒。然而，在林徽因
笔下，美往往是脆弱的代名词，钟绿的爱人竟然
在结婚前一星期骤然死去，之后钟绿死在一艘
帆船上（根据叙述者的暗示，很可能是自杀）。
钟绿生前曾答应和叙述者“我”一起乘坐帆船，
不料一语成谶。死亡的结局使小说笼罩上一层
悲哀而神秘的气息。似乎前文的铺垫不仅是为
了烘托美人钟绿的出场，还预示着悲剧的结
局。叙述者在与钟绿共度的夜晚提及帆船，最
终成为后者的死亡之所。而“我”回忆童年时提
到的孀居美人，在葬礼中出现，也充满了不祥之
感和对于死亡的预设。这样看来，小说在叙述
与结构上的精心安排，既指向钟绿这个人物，又
指向故事的悲剧结局。
《吉公》是这一系列中唯一一篇以男性——

一位家族中的长辈——为主人公的小说。小说
延续了《钟绿》奠定的回忆式的叙述模式。吉公
是叙述者“我”的舅公，因为是曾外祖母抱来替代
自己9岁夭亡的儿子，加上不喜欢读书举业，只

关注机器照相之类“奇技淫巧”，在家族中备受冷落
和轻视。唯一喜欢吉公的是叙述者“我”。“我”保持
着孩子的善良纯真，与同样保持着赤子之心的吉公
自然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叙述者的讲述是颇为节
制的，先介绍吉公的身世和境遇，再慢慢揭示他第
一段婚姻的悲剧，使吉公的性格逐渐丰满立体。直
到他不顾家族的反对，入赘到一个能给他关心和安
慰的女性家中，从此与家族、与“我”不通音讯。之
后又接续到两年前“我”南下，回到幼年居住的城里
去，又见到已经60岁的吉公和他的子女。此时作
为成年人的叙述者不再透过儿童视角，转而对吉公
一生的境遇进行成熟的思考。聪明的吉公一生无
所成就，源于他在所生活的时代背负着巨大的传统
因袭，使吉公这类喜爱自然科学的人全无出路，只
能沉浸在小技艺和小趣味中终此一生。这样看来，
《吉公》的立意可谓高远，不仅塑造了一个保持童心
的善良人物，还借他被荒废的一生表达对于老旧保
守文化的反省。林徽因关注的不只是人情的冷暖，
还有文化的更迭。
《文珍》是《模影零篇》系列中运用儿童视角最

纯熟也最成功的一篇。叙述者“我”7岁时暂住在亲
戚家，认识了使女文珍，也感受到她的善良和周
到。小说全篇透过一个孩子的视角讲述故事。因
为是孩子，对成年人的世界似懂非懂；又因为是暂
住，对亲戚家的人与事难免有隔膜。林徽因对叙述
者身份的巧妙设定，使小说在叙述过程中一直处于

一知半解的朦胧状态，也就更容易制
造悬念，实现情节的不可知性。故事
的时间设定在清末，空间则是一个帝
制时代人口众多的大家族。从开头
提到的使女文环投井身亡及其与主
人芳哥的关系，以及芳哥给文珍的折
扇和诗画，充分展现出一个旧式大家
族不可告人的阴暗面。值得关注的
还有后院那扇永远锁闭的小门后居
住的一个革命党。这对于旧式大家
族而言是威胁、是禁忌，之于文珍却
可能成为摆脱牢笼的一线生机。终
于，革命爆发，文珍在中秋节后快要
出嫁前逃跑了，据家族中的人推测，
很可能是同那革命党跑的。如果这
一推测属实，文珍终于摆脱了家族的
胁迫，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这使她
成为《模影零篇》系列中最具有反抗

性的人物。当然，文珍的结局并不明朗，也体现出
动荡的年代中女性命运的曲折。
《绣绣》是这一系列的终篇，借助儿童视角讲

述了一个同龄人的悲剧命运。绣绣只有11岁，父
亲抛弃她们母女，另结新欢。也许因为母亲生的
孩子中只有绣绣一个女孩活下来，也许父母之间
本来就没有感情，绣绣缺少父爱，母亲也被命运折
磨得扭曲了人格，对绣绣的母爱日渐淡薄。叙述
者“我”由此成为人世间唯一关爱同情绣绣的人。
她们的友谊因为一起用小皮鞋换取两只碗而缔
结。那双曾经带给绣绣骄傲体面的小皮鞋，似乎
代表着她曾经有过的快乐。最终父母彻底反目并
大打出手，摔碎了联结着“我”和绣绣友谊的小碗，
绣绣失去了唯一的爱的纽带，最终在寒冷的冬日
清晨选择自杀，结束了自己不幸的命运。《绣绣》是
《模影零篇》系列中情节最为悲惨的一篇，在沉痛
的叙述中却富含诗意，尤其是结尾处描绘绣绣的
死亡，叙述者有意节制情感，避免过甚其词，反而
使悲剧的效果更为突出。
《模影零篇》系列小说透过儿童视角展开叙述，

技巧纯熟，体现出林徽因明确的小说文体意识。而
每一篇的情节、人物和情感绝不雷同，也使这四篇
小说塑造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这表明
初涉小说创作的林徽因，已经显示出不同凡俗的眼
光和技巧。虽然读者对《模影零篇》的关注度不高，
但这一系列小说仍有着不可忽视的文学价值。

湖北的竹溪拥有打油坊、腊肉工厂、春茶
场、桃花岛、合欢谷、鸡心岭、八卦山、皇木谷、
黄花沟、鄂坪乡、石板河，飞瀑如冶银，流泉如
响琴，等等，都是风景殊美所在，我都夸不过
来了。在看到营盘山海棠花之前，我之所以
浪费这么多貌似与海棠无涉的文字，是我以
为，赏花也如赏析文章，应该首先知道，那篇
文章的写作背景。应该知道，海棠生长的自
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如此，你不但能够看到
海棠花的姿色，还可以领略到营盘山海棠花

的精神品质。
我将营盘山的海棠与庭院、寺庙以及园林

海棠做过比较，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鲜
艳、美丽、姣好可爱。但庭院海棠优雅却显得
拘谨，寺庙海棠貌似神气却少了魂识魄光，园
林海棠多艳质，却过于矜持，有一点娇弱。这
都是海棠花生长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不同
的结果。竹溪人把营盘山海棠称之为“野海
棠”，她们居然“野”成一片“汪洋”，“野”成了
“海棠之海”。

一个“野”字，不仅明喻了营盘山海棠成了
林海，也透出了营盘山海棠花的神貌和秉性。
没有风也没有雨的时候，“海棠之海”晴澜浮
动，绮涟微明，香波层层，一派岚光。狂风来
了，暴雨来了，海棠之海也如“洪波涌起”，白浪
推过来，红浪推过去，“海啸”之
声随之而来，那是每一株海棠都
在拼命地呼喊：姐妹们，弟兄们，
抗住啊！抗住风！抗住雨……

那不是真正的“海啸”，那是
海棠花潮。海棠花潮的壮观景
象，会让你想起花蕊夫人的诗：
“更无一个是男儿”；想起易安居

士的诗：“气压江城十四州”；想起薛涛的诗：“步
摇冠翠一千峰”。

那是气度，那是风骨。
以营盘山神貌之雄，它所养育的一草一木，

绝不会形神猥琐。
营盘山的海棠远看是一片花海，近看，一株

一株都是宓妃一样的“女神”。带了露水的花
骨朵儿、花瓣、花蕊，白里总是透出一点红晕，
红里又总是洇出一片梨花白，都是那么鲜艳那
么明洁，都是那么灵动那么轻盈，既不失尊贵，
也不失娇美。既有大家闺秀的知书达理，也不
失小家碧玉的清扬婉兮。心慧黠，有胆识，潇
潇洒洒，若巢燕自由，如娇莺自在。奔放，率
真。逸格绝尘，风流自任，却又不失舂容大雅，
内心里有一点男子汉的义气慷慨，岑寂时或默
默有所思。那性格中带出来的是活泼，是倔
强，有一点像沈从文《边城》里的翠翠，也有一
点像《红楼梦》里的晴雯。

无论是单株，还是林浪翻腾，她们都耐得住
风霜，耐得住劳苦，有一点不屈和坚毅，既有风
裁，也不乏神光。散散漫漫在风雨营盘山阴山
阳，广布于旷野与丘壑，她们都会以其水云神
姿、冰雪品质、春风态度，净化营盘山的天和地，
净化竹溪人，以及竹溪来客的心灵。

营盘山的野海棠夸不尽，我便将其也揉成了
诗词一并放在这里，以表我热爱野海棠的心曲：
《临江仙·竹溪营盘山看海棠》
楚天未老秦川晚，竹溪风暖晴沙。杜鹃声

里看沉霞，玉清冰洁海棠花。 铺雪卧霜眠

月魄，璧醒珉醉瑶华。含情多为蜀红丫，梦中

相忆犹咨嗟。

《海棠春》
营盘山上春晨早。晴光里，海棠放娇。醉

雪卧轻寒，红篆吟昏晓。 万花琪树蟾光

照。把玉斝，春风在抱。轻捻海棠枝，影影惊

飞鸟。

《七律·营盘山海棠花》
营盘山上海棠花，疑似朝霞接晚霞。

六逸临溪看丹棘，七贤依竹听琵琶。

忽如秀色玄都观，也应藏春苏小家。

一树芬芳一笺赋，多情蜀客寄天涯。

又到麦收时节，乡野的空气中弥漫着机器燃油的气味
儿、泥土味儿、麦秸秆浆汁味儿，还有刚打下的新麦香，伴
随着收割机的轰鸣声扑面而来。农人谈笑间，麦粒已经装
入口袋。

曾几何时，对于农人来说，每到麦收的时节该是多
么的劳累和忙碌，田野里村子里都热闹起来，可谓全家
老幼齐动员，车拉肩挑，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如
今，这样的场面已经很少见了,但依然在我的脑海
里挥之不去……

我对麦子美好而深切的感受来自家乡的一句
谚语“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因为面
粉是农人主要的口粮。小麦经过一冬的洗礼后，到
了五黄六月，就进入成熟期了，金色的田野仿佛是
大地上一堆堆流动的火焰。微风吹过，平展得仿佛
水面般的麦田便掀起阵阵涟漪，一波又一波，连绵
起伏，十分壮观，而且变得愈加成熟与丰满，像即将
出嫁的大姑娘，浑身散发出成熟的光芒，浑身透着
喜庆的气息。

每到麦收前夕，农人们便开始准备工具。有的到集市
上购买崭新的镰刀，有的翻出闲置了一年的旧镰刀，那上
面往往已经出现锈迹，它似乎不是一件农具，而是一件古
董。父亲会一一查验镰刀，轻轻抚拭着曾经锋利无比的刀
口，不时地用嘴吹落浮尘，目光里满是疼惜。

父亲磨镰刀的神情，是那样的肃穆和庄重。
弯月在天，形状如镰；父亲在地，腰背亦如镰。如水的

月光洒满小院。父亲面前放水的瓷盆里，倒映着一弯月
亮。父亲蹲在地上，将磨刀石斜着支撑在瓷盆里，双手拿

起镰刀，轻放在磨刀石上，往上面撩一些水，然后一推一
拉，霍霍声顿时响起，流畅而熟练，暗红色的铁锈纷纷脱
落，周围弥漫着浓重的金属腥味。过了一会儿，父亲的动
作变得缓慢起来，轻推慢拉，一次次让镰刀浸水、磨砺、擦
拭，刀口变得愈发明亮起来，直到光亮如初。镰刀又恢复
了往日的面目，浑身透着淬火之后的激情，矫健的身影散

发着锋利的银光。父亲用手指试试刃口，一种涩涩的锋利
由指尖传遍全身。

晚上父亲会披着单衣来到田野里，随意坐在田头，倾
听麦子的拔节和扬花的声响，仿佛是陶醉了，也好似在潜
伏，融入大地像一株庄稼。与土地厮守的人，何尝不是土
地上的庄稼呢？一茬庄稼可能是经历了四季的一两个季
节，最后被农人收获。而人则是经历了几十茬的“庄稼”，
最后被命运收走。父亲也不例外。

等到密密匝匝的麦子真正成熟了，麦芒变得坚硬刺
手，麦穗变得圆润饱满，互相接触着发出“嗦嗦嗦”脆响的

时候。父亲决定开镰。
每年的开镰，父亲总是站在最前面，左手拢麦，右手执

镰，轻轻地一挥——哧！举起一束麦高高扬起在家人面
前，如同扬起一面旗帜，多么像在战场上指挥部下的将
军。在父亲的带领下，全家齐动员，战果很辉煌。我站在
天色微明的田野上，看到麦子一片片倒下，父亲不知疲倦

地低着头一直“冲杀”，好像眼睛里只有麦子和泥
土。但我知道，父亲是把自己也看成一穗麦子。
他们都是来自泥土，一样的沉静，一样的朴实，都是
生活的本色。

夏天的旋律是紧张的，农人们的每一根神经
都被绷紧，只想着抢收。麦子熟得快，天气也变
化快，如顽皮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农谚说麦收
有五忙：割、拉、打、晒、藏。从收割到进仓，每个
环节都松懈不得。

后来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耕牛、拖拉机、
脱粒机在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联合收割机。

眨眼工夫，大片的麦穗就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在人们的
观望和惊叹中被收割完毕。曾经让人忙得顾不上吃饭、
累得直不起腰的时光似乎一去不复返了。当年大片割
麦的场景很少能再看到了，村边金黄的麦秸垛也消失
了，镰刀、木锨、杈子之类的农具恐怕有好多农人都不会
用了……

光阴荏苒，一直鞭策鼓励呼唤着引领着我前行的“将
军”，在十年前的麦收前夕与我永别了，回到了他心爱的土
地里。父亲虽与泥土为伴，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一直激励
着我砥砺前行。

《艺术谈》是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李叔同先生专门阐述艺术的一
部划时代的著作。这部著作分为三部分，共计30篇文章。《艺术谈
（一）》有16篇，刊载于1910年4月上海城东女学校刊第一期，时为李叔
同留日归国回津的前夕。《艺术谈（二）》有2篇文章，《艺术谈（三）》有12
篇文章，分别刊于1911年4月上海城东女学校刊《女学生杂志》第二期
和1911年7月上海城东女学校刊《女学生杂志》第三期。这期间，李叔
同正在天津直隶高等工业学堂从事美术教育。《艺术谈》言简意赅，却囊
括美术理论、艺术教育、中西绘画、工艺美术及制作等诸多方面，它所体
现的艺术观及工艺美学思想，不仅对近代美术教育具有开拓性意义，也
为近代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李叔同对艺术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科学与艺术是相辅相成的，
凡艺术发达的国家，皆因为科学发达。其在《科学与艺术之关系》中说：
“艺术一部，乃表现人类性灵意识之活跃，照对科学而进行者也。”《美术

工艺之界说》一文，对美术与工艺的
关系进行了界定。他说：“美术者，
工艺智识所变幻，妙思所结构，而能
令人起一种美感者也。工艺则注意
于实科而已。”同时又指出，工艺在
满足实用性的同时，还要在审美性
上有所提高，这就必须要以图画为
基础。他认为：“唯图画之注意，一
在应用，一在高尚。”在美术学校的
雕刻、金工铸造等学科中，仍然要注
意图画教学。

关于美术教育，李叔同在《图画
与教育之关系及其方法》一文中指
出：“各科学非图画不明，故教育家
宜通图画。学图画尤当知其种种
之方法。如画人体，当知其筋骨构
造之理，则解剖学不可不研究。如
画房屋与器具，当知其远近距离之
理，则远近法不可不研究。又，图
画与太阳有最切之关系，太阳光线
有七色，图画之用色即从此七色而
生，故光学不可不研究。此外又有
美术史、风俗史、考古学等，宜亦知
其大略。”他将图画分为随意画、临

画、写生画、速写画、记忆画、默写画、图案画、自由画、补笔画、订正
画、透写画、改作画共12类，并一一加以说明。如“随意画者，初等小
学第一学年用。无论圆方形，随己意也。”“补笔画者，教师画一物，有
意少画几笔，使学生补之。”云云。
《艺术谈》有几篇画论的文章，颇为精辟。《中西画法之比较》一文中

说：“西人之画，以照像片为蓝本，专求形似。中国画以作字为先河，但
取神似，而兼言笔法。尝见宋画真迹，无不精美绝伦。置之西人美术
馆，亦应居上乘之列。”又称：“盖凡学中画而能佳者，皆善书之人。”文中
还对中国画的散点透视法作了深入的阐释：“唯当其作画之点，必删除
目前一段境界，专写远景耳；西画则不同，但将目之所见者，无论远近，
一齐画出，聊代一幅风景照片而已。故无长卷者。余尝戏谓，看手卷
画，犹之走马看山。此种画法，为吾国所独具之长，不得以不合画理斥
之。”《图画之目的》一文说：“美感图画最能感动人之性情。”李叔同认
为，图画也有美丑之分，只有那些美的、健康的图画，才能对人的情感、
人格培养和审美观的提升起到潜移默化的促进作用。所谓“于不识不
知间，引导人之性格入于高尚优美之境”。百年过去，这些观点依然历
久弥新，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在《艺术谈》中，有关工艺美术的论述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中《艺
术谈（三）》就有7篇文章专讲传统工艺美术项目，包括羽造花、丁香编
物、通花剪花、木嵌画、冻石画、铁画、麦秆画等，并对其制作方法一一
作了阐释。如《通花剪花》说：“绘水彩画于大通草上，则通草经受湿
处，花纹自然突起，依样剪下，粘贴于鸟绒之上”；《麦秆画》说：“用麦
柴劈为细丝，先用胶水画工细人物于绢上，将麦丝按图细腻匀贴，丝
毫无误。”

据林子青《弘一法师年谱》：1911年3月，李叔同毕业于日本东京
美术学校。归国至天津，任直隶模范工业学堂图画教员。笔者考证，李
叔同在该学堂主要是教授意匠图绘。意匠图绘学是实用性很强的工艺
美术学科。以上文章发表于这一年的7月，看来
文章内容与李在天津的执教生涯有直接关联，抑
或就是其教案的摘录和汇集。“加强文化遗产保
护，振兴传统工艺”，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
务。面对一些传统工艺濒临失传与断绝的危机，
重读李叔同的这些文章，不禁令人感慨。

2023年11月4日，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曲艺
艺术家、北京曲协名誉副主席，87岁的河南坠
子老艺人马玉萍在北京去世。在那不久前，她
才新收了徒弟秦梦瑶。

余生也晚，再加上去北京赏曲的经历也很
少，因此看马玉萍的舞台演出只有一次。那是
2013年2月15日在北京老舍茶馆，她和学生杨
芊艺合唱了一段《北京欢迎你》，返场又唱了她
的代表作《穆桂英指路》的片段，尽管后来她又
演了很多年，但我却无缘再次得见她的舞台风
采。和马玉萍老师的另一次交集，是在2018年
5月27日，她来到天津的同悦兴茶社为她的学
生梁润珠捧场，她并没有上台。作为现场观众
的我们只是通过梁老师的介绍才知道马玉萍
在剧场中就座，这大概就是我对她仅有的两次
印象，当然这也谈不到对她的艺术有什么认
知。只是近几年，通过观看青年演员们对马玉
萍一些作品的演绎，才使我对她的表演艺术有
了一个比较粗浅的理解。

马玉萍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便久居北京，
在北京曲艺团工作了几十年，为河南坠子在北
京的推广和传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尽管这
门艺术在马玉萍之前很多年就已经进入了北
京市场，但是河南坠子在京城曲艺舞台能够有
今天的位置，马玉萍绝对是功不可没的。

从河南坠子传入京津地区开始，历代坠子
艺人都为这门艺术如何能够更好地被这里的
观众所接受作着积极的探索，也积累了不少宝
贵的经验，乔清秀、程玉兰、董桂芝等名家长期
在此献艺，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她们的艺术
风格对后来的坠子演员也有很大的影响，马玉
萍就是在广泛吸收了前辈艺术的基础上，才攀
登上艺术高峰的。

马玉萍的唱腔主要来源于乔派，并结合时
代发展有了进一步创新。她把乔派那种清新
明快、生动活泼的风格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很多河南坠子的传统曲目经过她的演绎都呈现
出不同于以往的风貌，如她的《双锁山》《穆桂英
指路》《蓝桥会》《借髢髢》等作品，个人特色非常
明显，唱腔新颖别致，当代的坠子演员也基本是
按照她传下来的路数演唱的，可见其具有极强
的艺术生命力。

马玉萍的艺术并不拘泥于一家一派，如脍炙
人口的《走马荐诸葛》就是她在董桂芝唱法的基础
上进一步整理定型的，这个作品感情真挚，唱腔深

沉，很富有感染力，非常受曲艺观众的欢迎。
另外，马玉萍的改革创新力度也是相当大

的，这不仅体现在《韩英见娘》《常青指路》这样
的一些现代题材新作中，从她演唱的一些历史
题材的作品（如《断桥》等）中也可见一斑，她对
过门和唱腔都进行了大幅度的再创作，这种创
新的思路对于当代的河南坠子演员也是很有借
鉴意义的。

马玉萍能够有这样高的艺术成就，除了她
个人的天赋和努力之外，还和她的老伴儿——
琴师李云祥的默契合作是密不可分的，她每个
作品中的这些新颖的唱腔和过门，也都凝聚着
李云祥的心血和汗水，这对伉俪也成为曲艺舞
台上艺术合作的典范之一。应该说，马玉萍的
这种艺术探索，也是她同时代坠子艺人们的一
种行业共识。在这些前辈的共同努力下，新中国
成立后河南坠子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

林徽因的《模影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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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河南坠子的创新
夏仲奇

父亲的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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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雨过，小荷翻，榴花开欲燃。”初夏时节，在满目苍翠中，石榴花悄然绽
放，以一树树火红点燃夏季的晴空。

自古即有文人雅士钟情于石榴花，留下无数赞美的诗词。“日照血球将滴
地，风翻火焰欲烧人”，白居易笔下的石榴花开得如火如荼。“荒台野径共跻攀，
正见榴花出短垣”，欧阳修笔下的石榴花妩媚含羞，村野小路旁，伸出短垣的树
枝上缀着繁花朵朵，带着一份深沉而温暖的乡土气息。韩愈赞叹石榴花的繁
茂烂漫，写出“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的诗句。

石榴又有安石榴、丹若、沃丹、金罂的别名，是石榴科的落叶乔木，石榴属
于域外植物，是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国的，相传武则天十分喜欢石榴，一
度出现长安“榴花遍近郊”的盛况。古代妇女着裙，多喜欢石榴红色，后来“石
榴裙”就成了年轻女子的代称，男女相爱，也便有了“拜倒石榴裙下”之说。

中国人向来喜欢红色，满枝红红的石榴花象征了繁荣、美好、红红火火的
日子。当你轻轻掰开成熟的石榴，那晶莹剔透的籽粒便映入眼帘，宛如一颗颗
璀璨的珍珠。石榴饱满多籽，而“籽”与“子”谐音，有吉祥、多子多福的美好寓
意，自古就把它喻为富贵、吉庆、多子、多福、多寿的象征。
传说石榴花神就是捉鬼的钟馗。端午节到来时，五毒滋生，摘几朵石榴花

放在屋里可以镇毒驱邪。钟馗生于五月五日，正值石榴花开之时，又因为钟馗
的性格刚正如火，与火样的石榴花非常贴切，故古人尊钟馗为“石榴花神”。因
此，钟馗的画像，其耳边大都插着一朵艳红的石榴花。
戴石榴花的习俗，至今仍在我的家乡流传，每年除夕老人们都要头戴石榴

花，象征着把一年的财气和福气留在家里。石榴花用绫绢制作，多瓣叠扎，鲜
艳夺目，或戴在头上，或插在苹果上，跟各种食品一起摆在桌子上，红红的石榴
花，使满室生辉，喜气洋洋。到了初一，就要把头上的石榴花扔到门外，有“扔
灾”的寓意。
徜徉在千年古镇，无论是江南或是北方，古建筑上的雕刻中，缠枝连缀的

石榴花是极常见的。这些石榴花被匠人巧手雕琢，更显得古朴而雅致，每一朵
花都仿佛在诉说着一段故事。它们或饰于门楣，或镶于窗棂，抑或高悬于藻井
之上，尽显古朴典雅之美。让人不由感叹古人生活的雅致，他们将榴开百子、
代代绵延的幸福都刻在了时光里。
火红的石榴将美丽留在初夏，美味流转于盛夏。它们不仅用最美的色彩

点缀了生活，也慰藉着我们的心灵。

榴花开欲燃
陈 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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